
你可知晓，上世纪50年代以来，湖岭

山区造纸行业曾经历一场意义非凡的技术

革新：传统的水碓被赋予新的生命，电力逐

渐代替水力作业，铁制水碓轮替换了木制

水碓轮。

这一变革，大大提升了造纸效率，大幅

缩短了生产周期。虽然铁碓轮和电碓在历

史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十年，却

给湖岭山区的纸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和福祉。

水碓，古时的“液压锤”

提到湖岭造纸业，许多人都会提到其

中一个关键的生产环节——捣刷，而水碓，

就是捣刷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

水碓，一些人可能觉得陌生，但提及液

压锤，想必就能恍然大悟，其实，水碓的核

心功能是锤捣物品，其诞生的时间可比液

压锤早得多。早在2000多年前，当西方人

还在单纯依靠锤子解决问题时，我国便已

成功发明水碓这一机械装置。在西汉时

期，桓谭在其著作《新论·离车第十一》中首

次提到了水碓这一工具。他描述了水碓利

用杵臼的原理，并称之为“投水而舂”，与现

代液压锤有着相似之处，只不过前者是借

助水碓轮来驱动运转。

水碓的构造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古

人的精妙设计。水车与轮杆紧密相连，轮

杆带动碓头有节奏地上下起落，伴随着“嘭

嘭嘭”的阵阵巨响，石碓持续不断地捶打物

品。只要水流不息，这一器械便能夜以继

日地工作。

有人曾做过测算，在古代，一台水碓至

少能够替代十个人工，并且还能24小时不

间断运转。起初，水碓主要用于舂捣谷物，

之后，其应用范围迅速拓展到造纸、捣药等

领域，一跃成为农耕时代至关重要的动力

工具。据不完全统计，湖岭片区（涵盖湖

岭、芳庄和林川）共计拥有水碓500座左右，

其中100多座采用了铁碓轮和电碓技术。

姚明初师傅与铁碓轮的诞生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水碓通常都是

木制的，其主要构件是木碓轮，而从上世纪

开始，铁制水碓轮（简称“铁碓轮”）开始出

现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近日，笔者在

参观芳庄东元六连碓时，发现其中两座水

碓（即阔坑口碓二所、硐桥底碓）采用了铁

碓轮。在光辉、侯垟、下者等地废弃的水碓

遗址中，也能寻觅到铁碓轮的身影，个别铁

碓轮历经岁月洗礼，仍能正常使用。

那么，铁碓轮究竟是在何时、以怎样的

方式出现在湖岭山区的呢？带着这个疑

问，笔者走访了原湖岭农械厂（全称湖岭人

民公社农械制配厂）厂长姚仕荣。

姚仕荣介绍，铁碓轮最早大概是在上

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当时，随着造纸

产量的持续攀升，对水碓的耐用性和作业

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木制碓轮由于难

以承受高强度作业，频繁在短时间内出现

故障。在瑞安县机械厂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湖岭山区的人们大胆对传统水碓进行

改造，将木制水碓轮替换成铁制水碓轮。

然而，“牛刀小试”并不那么成功，铁碓

轮频繁出现故障，比如轮管断裂、轮轴损坏

等问题层出不穷，人们一度认为铁碓轮还

比不上木碓轮。尽管如此，此次尝试仍不

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

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上世纪

70年代后期，而这源于姚明初师傅和湖岭

农械厂的不懈努力。

姚仕荣1972年到湖岭农械厂工作，有

幸亲眼见证了姚明初师傅改进铁碓轮的过

程。姚明初平日里就热衷于钻研新事物，

改进铁碓轮便是他的得意之作。

“这就是姚师傅带领农械厂工人改进

铁碓轮的地方。”在三十二溪西岸的下者村

四连碓遗址所在地，笔者注意到，露出地面

的一截铁碓轮锈迹斑斑，另一截则被淹没

在杂草土堆之中。姚仕荣介绍，这里的水

碓已经废弃20多年。当时，姚明初之所以

选择此处作为试验地，主要是因为这里溪

流穿村而过、水流充沛，而且距离集镇和湖

岭农械厂较近，工作生活都十分方便。

姚明初依照木碓轮的样式，充分结合

下者溪流的水流强度和实际使用需求，精

心绘制出铁碓轮的设计图纸，包括尺寸、形

状、叶片布局等。他选用优质铁材，通过铸

造、锻造等工艺，将铁材加工成铁碓轮的基

本形状，再把熔融状态的铁水倒入模具中

冷却成型。随后，他将铁碓轮与轮轴、叶片

等其他部件进行拼接、组装。下者四连碓

中的4所水碓，均内置一铁轮两碓。铁碓

轮厚度约二尺半（0.82米），直径六尺二到

八尺不等（2-2.7米）。

试验取得成功后，水碓彻夜运转，来捣

料的农民络绎不绝。

下者铁碓轮的初步成功，为农械厂向

其他地方推广铁碓轮奠定了坚实基础。紧

接着，三十一溪、三十二溪、三十三溪、三十

四溪等水流大的地方纷纷使用铁碓轮，“嘭

嘭嘭”的作业声此起彼伏，响彻山谷。据统

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械厂累计安装的

铁碓轮不下100只，其中大多是一铁轮两

碓，少数是一铁轮四碓甚至六碓。

那么，人们为何对铁碓轮如此青睐有

加呢？姚仕荣师傅解释，铁碓轮相较于木

碓轮具有诸多显著优势。铁材质具有足够

的强度和耐久性，能够承受水流的冲击和

长时间的运转，而木材虽也具有一定的强

度和韧性，但在长时间工作过程中容易磨

损、断裂。此外，铁碓轮的传动效率更高，

能够更有效地将水流的力量转化为动力，

带动碓杆高效工作。同时，铁碓轮不易腐

烂朽坏，使用寿命长。木碓轮通常用十来

年就要更换新轮，如果使用频率低，可能两

三年就会腐朽无法使用。相比之下，铁碓

轮的生产效率是木碓轮的两三倍，而使用

寿命更是达到其四倍以上。

姚仕荣还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溪流都

适合安装铁碓轮。一般而言，水流大的地

方适合采用铁碓轮，水流小的地方则更适

合使用木碓轮。此外，铁碓轮的大小与溪

流的水流大小密切相关。例如，下者、周垟

等地的铁碓轮造得相对偏小，而上游的卓

庄的铁碓轮造得相对较大。

下者水电站与电碓的诞生

提到电碓的发展历程，现年87岁的卢

献忠的眼眸里闪烁着光芒。“电碓”出现的

时间其实比铁碓轮还要早，可追溯到上世

纪50年代末，且与湖岭下者水电站的诞生

密切相关，宛如共生的连理枝。

卢献忠是永安六科人，曾在下者水电

站工作。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

县政府拨款建了两座水电站，分别位于仙

岩和湖岭下者。当时，金华水轮机厂还专

门派遣技术人员前来指导下者水电站的建

设工作。那座水电站装机容量18千瓦时，

依靠水力驱动水轮机进行发电，主要供湖

岭街、下者、东岙等地的照明和生产用电。

而下者水碓恰好位于水电站不远处，

当时的人们突发奇想，为何不将电力应用

于水碓作业呢？于是，他们制作了皮带盘

等部件，水轮机发电后，通过电动机带动皮

带盘，驱动轮轴，进而带动水碓运转。这样

一来，动力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水碓上了。

卢献忠感慨，最初的电碓，与后来者有

着天壤之别，前者是由水轮机发电驱动碓

头作业（后者则是柴油机发电），其构件比

如皮带盘、轮管、轮轴等多为木制，容易朽

坏，技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无论如何，这都

是一次勇敢的、开拓性的尝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姚明初师傅不

仅改进了铁碓轮，还成功改进了第一台改

由柴油机驱动的电碓。下者水电站因为有

了柴油机的助力，电力逐渐成为一种稳定

且强大的动力来源。这不仅成功解决了水

流偏小导致水碓无法作业的现实问题，还

为水碓作业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动力保障。

姚明初师傅将电力接到了下者水碓，

使得东元、下瑶、林源等地的水碓也纷纷用

上了电力，与此同时，铁碓轮也逐渐取代了

木碓轮。一些需要大量粉碎、研磨的工作

就由铁碓轮和电碓承担，这大大缩短了造

纸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纸

农的劳动强度。在余山村，甚至还出现了

一机四碓头的情况，这是由余山村民集体

出资、农械厂派人进行建造组装的。林溪

水库周边也一下子涌出70来个电碓。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造纸业逐

渐走向衰落。屏纸被新型的现代纸张逐步

取代，再加上当地居民大量外出，造纸业已

不再是山区农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水碓慢

慢退出了山区农民的生产生活。如今，在

山野农家已很难觅到水碓作业的踪影。但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水碓所蕴含的古人智

慧，都将穿越千年、历久弥新，成为人们心

中永远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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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岭山区昔日的“黑科技”：铁碓轮、电碓
■余盛强姚绍栋

沙园村，位于瑞安飞云江南岸出海口

处，归南滨街道管辖。这个村在瑞安，乃至

温州都有些名气，概因该村从明朝初期开

始，一直与战争、战备“结缘”:建所城抗倭

寇，因削藩城被毁，抗战时遭洗劫，防反攻

驻过军……一路走来，战事纷纷扰扰，硝烟

连绵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

敌人面前，沙园军民热血滔滔，同仇敌忾，

用生命捍卫家园，谱写了一曲曲爱国卫疆

赞歌。

防倭寇侵扰 村庄成所城

沙园，原名叫“榆木浦”，那时，这里住

着十几户人家，是个小渔村。村民与江海

为伴，以捕鱼为生。

明朝初年，东南沿海倭寇开始泛滥，老

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为防倭抗

倭，朝廷沿海岸线大量建设卫所。“榆木浦”

地处江边海口，是倭寇来瑞安、平阳抢掠的

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突出，是建卫所的

首选之地。

明洪武二十年（1387），大批民工进驻

该村动工兴建所城。在土建过程中，主建

人信国公汤和因该村满地都是沙土，遂将

“榆木浦”改名“沙园”。城池建成后，称“沙

园所城”。

沙园所城与沿海多数所城比较，从架

构上来说没啥大的区别。城墙环绕所城四

周，城墙外有护城河，城内有军户生活用房

和屯垦农田，总面积412.5亩，在温州同期

建成的7个所城中规模属于中等。

所城城墙由块石垒成，总长 2104.4

米，墙高8.325米，顶部宽3.33米，底部宽

4.66米。所城内有两条街道，分别称为东

门街和西门街，所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有一座城门，东门称为宁海门，南门为留

晖门，西门称为漾凤门，北门为拱拯门。此

外，还有一座引水入护城的水门，称敷泽

门，以及与所城配套的一个炮台、四个营寨

和四处烽堠。

当年建成的沙园所城，控海扼江，瑞安

南翼、平阳北面广大地区安全系数由此得

到大大提升。它与海安所、瑞安所形成

“品”字形防御态势，三个所互为犄角，互为

策应，为温州沿海中段防倭抗倭筑起了一

道安全屏障。

《温州市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七年

（1394），朝廷调昌国卫（昌国即今舟山定

海）钱仓所（所城在象山县城东25公里处）

副千户廉高，率千余名军士到沙园所屯

戍。第一任千户为王聚（山西兴州人），承

袭者为王真、王璋、王锦、王激；正统二年

（1437），张忠（河北枣强人）任千户，此后

世袭的是张瑛、张铎、张汉、张潮和张泽；成

化二年（1465），袁敬任千户，之后袁纳、袁

瑛、袁锦、袁靠和袁京继任；弘治四年

（1491），刘斌任千户，世袭了四代，具体姓

名史料上没有记载。

千户之下，另有官员13名，负责部队日

常生活管理和战时作战指挥。一千多名军

士列册为军户，可以代代世袭。军士亦军

亦农，平时屯垦种地，战时冲锋杀敌。走访

中，村民告诉笔者，他们祖上口口相传，现

在沙园村814户、3209人中，多数是当年军

户后裔，村中现有的16个姓氏，在此传承都

已20多世。

奋力战倭寇 舍命保家园

综合《温州市志》和《瑞安县志》记载，沙

园所自洪武二十年（1387）开建，至万历十八

年（1590）倭寇不再侵扰浙江沿海，历时长达

203年，在这场被史书称为“百年战争”的抗

倭斗争中，沙园军民与倭寇正面交锋四次，

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小规模的两次。

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发生在永乐十

五年（1417）正月。倭寇攻击金乡卫失败，

船队溯海北上，计划经飞云江上岸，抢掠瑞

安县城。沙园驻军获悉后，严阵以待。当

倭贼船队进入所城炮火攻击范围时，炮台

立即向敌船开炮，沙园所配置的18艘战船

倾巢出动，迅速冲向敌阵地。双方在飞云

江出海口处展开猛烈厮杀。由于倭寇劳师

远来，明显疲惫，而明军以逸待劳，士气旺

盛。开战不久，倭寇招架不住，乱作一团，

纷纷逃往海上，有20多名倭寇被当场抓

获。沙园所驻军干脆利索赢了第一仗，俘

虏被押往南京，朝臣建议全部斩杀，明成祖

朱棣驳回廷议，遣刑部尚书吕渊赐敕责之，

并谕其用俘虏换还我方被掠百姓。

第二次较大的战斗是万历十八年

（1590）的倭寇侵瑞之战。嘉靖三十一年

（1552）开始，民族英雄戚继光率“戚家军”与

地方驻军一起，先后发起宁波、温州、台州三

次战役（分别为1552年、1557年、1561年），

浙江沿海的倭寇基本被荡平。战事消弭，警

报解除，久而久之，沿海军民滋生了麻痹大

意思想，江海防务渐渐松弛。万历十八年

（1590）七月下旬，倭寇大队人马由东海入飞

云江，沙园所没有及时发现敌情，致使倭寇

进至瑞安南门上岸，包围了瑞安县城，并在

周边乡村烧杀抢掠，造成乡民伤亡和财产损

失。后来，沙园所、瑞安所驻军及周边地方

绅士组织义勇民众，军民合力苦战一周，至

八月初，才将倭寇赶出瑞安。

两次小的战斗分别是：嘉靖三十年

（1551），倭寇由闽北溯海而来，计划侵犯瑞

安，沙园所驻军与东山巡检司联合，预先埋

伏，杀敌一个措手不及，把倭寇赶回海中；嘉

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倭寇由闽北而来，

欲入飞云江犯瑞安，沙园所与瑞安所合力又

一次击退倭寇。

耿藩铁蹄过 吕令拆城墙

清朝开始，沙园驻军规模大大缩小。

顺治三年（1646）开始，沙园实际驻军

仅一个简编排，共23人，其中把总1名，兵

卒22名，归平阳陆营节制。清康熙十三年

（1674）五月至十五年（1676）十月，“三藩

之乱”之一的靖南王耿精忠（1644—1682）

在福建福州起兵反清，兵分三路攻打浙江

和广东。

东路军曾养性部攻陷了平阳，在去瑞安

的途中扫荡了沙园。沙园军民奋起抵抗，但

因兵寡人少，武器简陋，训练不足，以失败告

终。曾养性部攻下沙园后，毁掉了所城内所

有建筑。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叛军在浙

江战败退回福建，清军收复了沙园。康熙十

六年（1677），瑞安县令邱启元筹资重建了沙

园所城。

沙园村老人称，民国时期，沙园有驻

军，但驻军数量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一个

营，也有的说是一个连。笔者查温州、瑞安

志类书籍，请教文史爱好者，都无答案。

1940年日寇攻入浙江，时任瑞安县长

吕律下令将所城城墙的砖石拆走填海，据

说是为防范日军侵略，但具体起何作用至

今无人能说清楚。砖石拆走了，剩下夯土

层直接遭受雨水、海潮侵袭，不久便全部坍

塌，所城内的房屋建筑也因年代久远而破

败。

1941年4月18日，日军第26补充师

团2000多人在沙园登陆，国民党驻军奋起

抵抗，但寡不敌众，只好撤出。日军在沙园

屠杀了多名村民，抢光了村中财物，然后集

结兵力、物资，于4月19日攻占了瑞安县

城。

耕战捍家国 匠心塑故城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面临十分

复杂的国际形势，东南沿海进入战备状态，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沙园再一次引起上级

重视。1956年国防部批准在沙园建设3

幢营房，并派一个连兵力驻防，以备不时之

需，直到1990年才撤走。据笔者了解，沙

园所是浙江境内明代31个实土卫所中唯

一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驻扎过解放军

的城池。

当时，政府还号召乡村发展民兵武装，

配合解放军联合防御敌人破坏，沙园村组

建了民兵连。民兵们平时拿锄头下地干农

活，农闲时苦练杀敌本领，一旦有战事，立

即扛枪保卫家园。由于该村民兵武装建设

工作搞得好，军民联防成绩突出，1961年，

民兵连长汤成冲作为温州地区3名代表之

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受

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遗憾的是，老所城的城墙、城门、城内

房子及配套设施因各种原因都已不见踪

影。前不久，笔者一行在该村内参观，在

76岁的村民姚千新的带领下，看到了尚未

面世的“明沙园所城原貌木雕模型”，这个

模型摆放在高安贤家后院临时搭建的简易

棚内。高安贤今年76岁，本村人，干木匠

活逾50年。据悉，他领着5个人，从2022

年2月动工制作“明沙园所城原貌木雕模

型”，到2024年11月基本完工，投入资金

近百万元。模型以1:100比例原貌复原，

面积为36平方米。老所城建筑一应俱全，

工艺精巧，形象逼真，可弥补目前沙园无所

城遗迹的缺憾。

人间正道是沧桑。638年过去，纷扰

沙园的战事烟云早已散去，老所城遗址也

已经荡然无存，但先辈以血肉滋养的卫疆

精神，仍在这片曾被战火淬炼的土地上传

唱。

沙园，一个曾被战事纷扰的村庄
■虞秋生

东元六连碓之阔坑口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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